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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自然

天下谁人不知隆中？隆中者，高

空也，“行其上空空然有声！”诸葛亮

身在隆中却知天下。隆中在襄阳，而

襄阳，是中国的隆中。

山南水北谓之“阳”，襄水之阳，

上流门户。“北通汝洛，西带秦蜀，南

遮湖广，东瞰吴越……天下要领，襄

阳实握之。”天然的地理优势，决定了

立城两千八百余年的襄阳，是兵家必

争之要膂。比如一部“分久必合，合

久必分”的三国史，便起于斯，终于

斯。而古人的智慧，甚至可以说中国

人的智慧，又多体现在用兵和称王争

霸上。

襄阳以南，群山绵延，远接昆仑；

以北则汉水萦绕，汇通云汉，直是龙

盘虎踞、帝王迭兴之地。自“文王之

师”、其著述为“诸子最先者”的鬻熊，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地在此举楚立

国，襄阳便成为荆楚文化的发源地。

仅春秋战国就产生了十二代楚王，其

中尤以楚庄王的智慧最为突出。他

生逢乱世，以玩世不恭自保和掩护，

以静制动、“以感辨奸”，创造了“三年

不飞，一飞冲天；三年不鸣，一鸣惊

人”的佳话。最终北上争雄，问鼎中

原，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后来还有布衣起兵、骑牛上阵的

刘秀，关键一战，智勇双绝，以少胜

多，结束了长达二十年的兵灾战祸和

社会动荡，面对断壁残垣、江山破碎，

他立策精简结构，休养生息，创造了

“光武中兴之伟业”，被推崇为中国历

史上“风化最美、儒学最盛”的皇帝。

此后又从襄阳走出了七八位帝王，包

括借助“卧龙”诸葛亮的智慧称帝的

刘备，以及文学成就大于政治成就的

梁简文帝萧纲……可见襄阳能够成

为“龙兴之地”，更重要的因素是“哲

夫成城”。

——襄阳原是“智慧之城”。

震古烁今的大智、已被民间尊为

“智圣”的诸葛孔明，就无须多说了，

与他齐名的还有“凤雏”庞统；孔明之

师、出凡入圣又绝不入仕的大智庞德

公；在《全唐诗》里占据二百首的“孟

襄阳”孟浩然；个性怪异、举止癫狂，

跟石头称兄道弟的米芾“米襄阳”；还

有初唐五律奠基人杜审言、大唐名相

张柬之、有着“光辉的锋芒”的思想家

皮日休等等，乃至更早的卞和，断双

足而献璞玉，成就了“和氏璧”的传

奇。总之，或圣或仙或奇或怪，都无

不是智慧的闪现。

智慧之城，盛产智慧，在襄阳的

大街上，随便碰到一个人，都有可能

是身怀奇才绝技的智者。

然而，我再一再二地来襄阳，却

并不是单为追慕古人。强烈调动我

好奇心的，是现代襄阳如何与古人的

智慧对接？每次来都受益不同，这次

感触最深、最令我叹服的，襄阳是横

贯中国六千三百公里长的“长江流域

第一个年产百亿吨粮食的大市”！

这 才 是“ 智 慧 襄 阳 ”的 头 等 大

智慧。

在耕地日益减少，土质污染、板

结日趋严重的今天，再加以对转基因

农作物的争议所带来的大面积焦虑

不安，人们越发相信“家有余粮，心里

不慌”的古训。现代社会发达的先决

条件，是有充裕安全的食物。尽人皆

知，世界头号发达国家，同时又是全

球第一产粮大国。

“产粮百亿吨”这一个指标，说明

了许多问题，“田禾三千畴”“汉水百

里绿色走廊”……至少证明襄阳的整

体 生 态 环 境 ，还 对 得 起“ 楚 地 之

魂”——鬻熊当年的选择。无论到什

么时候，成就千年智慧之城的大地山

川，才是襄阳的根基。在中国，襄阳

还算不上是一类大城市，因为产粮百

亿吨，就被尊为“大市”！

根基大，就是平台大。于是，襄

阳的大智慧还结出了许多大的硕果：

亚洲最大、全国唯一的航空救生设备

制造基地、亚洲最大的中重型轿车生

产企业、亚洲最大的千亿级军民融合

产业……亚洲包括发达国家日本、新

加 坡 和 俄 罗 斯 的 一 部 分 。 若 只 是

“大”，便不足为奇，重要的是这些企

业的性质：高端装备制造、航天科技、

现代兵器、新能源新材料、核工业集

团下属的十七家企业都在襄阳……

我此次来襄阳才知道它还有一个名

号：“中国新能源汽车之都。”真是“智

者不露相”。工业圈的人习惯将襄阳

产品称作“襄阳智造”，而不是“襄阳

制造”。襄阳有五十八家“中国院士

工作站”，不管如何议论，院士们总还

是个高智商的群体，他们为什么都一

窝蜂地到襄阳来？

——智慧吸引智慧。

我在博亚精工设备公司整洁敞

亮 的 大 车 间 里 采 访 ，久 久 不 想 离

去。和年轻的工人交谈，观摩他们

的操作……因在重型机械厂工作过

二十五年，我管理的车间里也有机修

和粗加工工段，对车钳铣刨知道一点

皮毛，数控机床也见得多了，却没见

过带门的机床。博亚的工人一人操

作三台机床，在电脑上调好尺寸以

后，便将机床的铁门一关就不管了。

机床在运转的时候竟然谢绝人的操

作，想旁观都不行。他们正在加工

“万向节”（轴），类似人的脖子，凡是

转动的地方都离不开它，诸如坦克、

大炮、轮船、飞机、火车等等。车间里

一排排整齐划一的机床，给人以神秘

感。工人不多，我竟觉得他们一个个

都像小诸葛亮，是在从事一种智力活

动，不禁想起孔明在借东风时装神弄

鬼的样子。

但是，博亚公司的车间，却让我

感到亲切、新奇 ，油 然 而 生 出 一 种

欣慰和振奋之感。“智慧之城”，果

然 能 给 襄 阳 或 知 道 襄 阳 的 人 以 精

神 滋 润 ，甚 至 提 供 一 种 希 望 、一 种

力 量 。 那 么 天 下 还 有 不 知道襄阳

的人吗？世事烦乱，芸芸众生，智慧

最为难得，智慧

最可宝贵。

在茶园子里唱秦腔，是一九九六

年的事情了。记得那是刚从马来

西亚回到西安，闲来无事，那日游

走在南城墙下，真留恋那时候的

“曼妙”身材，一米六七的个子，一

百零三斤的体重，脚蹬三十七码

白色高跟鞋，身穿卡腰韩版的西

装小俏裙，悠闲自在地浏览着周

边的风景。城河边围着一群人在

起哄，走过去一看，原来是两个老

人在下象棋，我也跟着看起热闹

来。不一会儿，忽然一阵熟悉的

秦腔曲牌 响 起 ，围 观 的 人 纷 纷

向 前 涌 去 ，我 也 好 奇 地 跟 在 后

面 ，哦 ，原 来 这 里 是 要 唱 戏 啊 ！

我在摆好的一排排折叠椅上选

择 了 一 个 座 位 ，认 真 地 欣 赏 起

来。这时一位中年女子走了过

来 ，将 手 中 的 一 个 本 子 递 给 我

说 ：“ 十 块 钱 点 一 段 ，这 上 边 是

演员的名字和唱段，请问你点谁

唱？”嘿嘿，有意思！我翻看了一

下问道：“我点我自己唱行不？”女

人有些诧异，上下打量了我一番，

笑着点头说：“行啊，这一段唱完

就安排你唱！”过了一会儿，台上

的主持人说：“下面由我们现场尊

贵的客人朱女士为大家演唱一段

《西湖山水还依旧》。”我走上了简

易的舞台，“打……”，鼓师板一

起，乐队跟着响动了。此时，激动

的心，颤抖的手，我又仿佛回到少

年学戏的那些日子，我发自肺腑、

一板一眼地唱起了久违的秦腔。

“王老板搭红两条……李老板搭

红三条……”主持人不断喊着，随

即有人上台往我身上披红挂彩，

我一时忘了唱词，还是乐队灵活，

连忙起了个二范，提醒了我，我终

于酣畅淋漓地唱完了，台下响起

了热烈的掌声……

正欲转身离去，老板喊道：

“ 朱 女 士 ，等 一 下 ，把 账 结 了 再

走。”只见他从“买红”的桌子旁向

我走过来，“二十五块钱，你拿着，

这是我们这儿的规矩。”听老板介

绍我才知道，原来开茶园子是老

板租场地，负责乐队费用，演员唱

戏、观众搭红，十元一条的“买红”

钱老板与演员五五分成。我演唱

时搭红五条，所以得到了二十五

元的分红。这种新颖的形式让我

很惊奇，也很享受在舞台上表演

的那个瞬间，“分红钱给辛苦的乐

队老师吧。”我真诚地对老板说。

第二天吃罢晚饭，我又如约来到

了城墙边的戏台。

不知不觉，类似的茶园子在

古城悄然兴起，如雨后春笋般遍

布西安的角角落落。夜幕低垂，

秦腔响亮的唱腔 回 荡 在 大 街 小

巷。“雄鸡一唱天下白，秦腔一吼

九州动。”秦腔，像是秦岭发出的

呐喊，像自黄河发出的咆哮，是

每个秦人发自心灵深处、发自肝

胆、发自肺腑的一声吼，带着浓

浓的秦风秦韵，吼出声势、吼出

声威、吼出声情，吼出五千年文

明、八百里秦川的精气神。秦腔

这一声吼，百转千回，九曲回肠，

点亮了秦人的心火，响彻了长安

城的夜空……

那时候许多区县剧团少有演

出活动，热爱秦腔的人们一时没

了舞台，便蜂拥而入西安，有的从

区县来，有的甚至从甘肃、新疆、

青海、宁夏来，也有爱好秦腔的业

余演员，他们在戏园子里登台献

艺，一时间秦腔在西安被搅热了、

沸腾了。

从端历门往南的这条商业街

为柏树林，街道两边商铺林立，城

门外正对着文艺路，陕西省歌舞

剧院、陕西省乐团、陕西省戏曲研

究院、陕西省京剧团等众多文艺

团体汇聚在这里。这条大约几里

的短短路程，就有近十家十分红

火的秦腔茶园子。

茶园的出现，唤回了曾经的

艺人，让他们重操旧业、再登舞

台，茶园子成了他们施展才情、与

观众互动的最好舞台，在某种程

度上让秦腔得以继承和发展。常

到茶园表演的演员，一般为改行

的专业演员或优秀的业余演员，

也有在职的专业演员应邀演出。

演出时，演员与乐队都很投入，演

员一板一眼，字正腔圆，乐师演奏

娴熟，余音绕梁。当时在茶园子

里演出的多为女性，如果男女对

唱的唱段，则由女演员来反串。

虽然行当不全，但经典唱段很丰

富，甚至能听到一些鲜见的唱腔

老调，实属珍贵。

后来随着茶园越来越红火，

男演员也逐渐多了起来。铁打的

营盘流水的兵，茶园没有固定的

演员，大家都在茶园里轮回赶场

子，演唱者唱完就走，行色匆匆地

去赶另几个场子，也有从外边赶

来的演员陆续加入。

茶园风靡古城，热闹非凡，痴

迷于秦腔的我，也就成了茶园子

的常客，茶园成为我尽情过把戏

瘾的地方，一天不唱心都发慌。

二○○○年初秋，一个偶然的机

会，我结识了一位热爱秦腔的新

加坡籍陕西乡党，他在西安大南

门外城墙脚下开了个亚童梦国

大茶园，规模之大、环境之美，可

以说在西安城数一数二。谈起

秦腔，我们很投缘，大家一拍即

合，于是将他投资上千万元的地

方 改 为 了 高 端 的 秦 腔 表 演 茶

园。外观似绿色昆虫的一千六

百 平 方 米 的 场 所 ，室 内 小 桥 流

水，亭台楼阁，幽静的竹林旁摆

放着功夫茶台，还有古筝演奏雅

音相伴。曾经的演艺台被我布

置成了较为专业的秦腔大舞台，

音响灯光全是由省戏曲研究院

的专业人员装置的。每晚我们

都会邀请几位著名秦腔演员登

台表演。演出节目可谓丰富多

彩，形式多样，喜闻乐见。生意

红 红 火 火 ，观 众 络 绎 不 绝 。 当

时，还与旅游部门合作，经常有

国内外的游客到这里观看秦腔

演出。一时间，红火的亚童梦国

大茶园成了西安市的一大热点，

媒体还以《朱佩君和她的亚童梦

国》为题，做过专题报道。转眼，

这已是十八年前的事了。

二○○五年，我随一作家采

风团回家乡参加活动，热情的西

安企业家王君为我们安排了一次

茶园听戏，还特别邀请了陕西省

戏曲研究院的著名须生刘随社、

花脸胡林焕两位艺术家来表演。

之前北京的很多老师对我过去的

经历并不很了解，更不知道我曾

唱过秦腔。我们在茶园刚刚落

座，猛的，我被人一下子搂住，她

说道：“你个货，好几年都没见了，

你到底在哪个园子里唱哩？”我扭

头一看，差点笑出声来，原来是我

省艺校的同学，“伙儿，一会儿叫

你的这些朋友给我搭些红，等你

唱时额再给你联红。”作家老师们

好奇的眼光让我有些不好意思，

我把唐装高耸的领子往上提了一

下，以缓解尴尬的气氛。这时，从

门口又走来一位着装时髦、风风

火火的女子，她边走向我，边有点

指责地说：“哎！伙，这么多朋友

你不带到咱自己的园子，在人家

这送钱哩！”嘿嘿，原来又是老相

识 ，我 急 忙 起 身 迎 上 去 与 她 拥

抱。在场的作家老师们看出了些

端倪，交头接耳地说：“小朱咋在

西安的戏园子里有这么多熟人

呢？”这时，坐在对面画成花脸的

演员胡林焕说：“其实朱秘书长先

前在我们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秦腔

团工作，她很会演戏，是一位很好

的演员，后来调到北京高就了，所

以才离开了舞台。”哈哈，神秘的

面纱被掀开了，也没啥可隐藏的

了，是的，我爱秦腔，我因为唱过

秦腔而骄傲！在作家老师们的强

烈要求下，我有些激动地走上了

舞台，一段激情饱满的《杨门女

将》中佘太君的尖板：“一句话恼

得我火燃双鬓……”在茶园唱响，

洪亮的唱腔、热情的掌声在茶园

久久回荡。

还是那熟悉的茶园，还是那

熟 悉 的 舞 台 ，还 是 那 熟 悉 的 乐

队，还是那熟悉的秦腔人，一切

都那么亲切

温暖……

冬天来临之前，我上了趟青藏高

原。那是我神往的地方。也许，青藏

高原就是上帝遗落人间的调色板，在

斑斓的色彩之中，青海湖闪亮夺目。

青海省的地图像一只兔子，青海

湖就是兔子的眼睛。二郎剑是青海

湖历史最久远的码头，我决定到那里

去感受这只眼睛的明净。

从西宁出发，走青藏公路，向西

翻过海拔三千五百二十米的日月山

口，离二郎剑码头不到一小时车程。

路，弯弯曲曲；车，摇摇晃晃；乘车的人

不知不觉已进入了梦乡。翻过一个不

知名的山坳，一道深蓝的光从远方扑面

而来，把大脑皮层的细胞一一唤醒。

慢慢地，光线不断变大，最后竟变成一

块硕大无比的蓝宝石，浩浩渺渺，把周

边的风景尽数融入其中。这个时候，

人是渺小的。在蓝天、白云、雪山、草

原、牛羊、帐篷、经幡的衬托下，来客瞬

间进入了童话的世界。这是天堂吗，

不然，哪有如此美丽的地方？

我看到了青海湖，但还是很远。

驱车要翻过几座相对矮一点的山头，

还有满目金黄的辽阔草原。

“中国最美湖泊”“西天瑶池”“高

原明珠”……尽管不是第一次来，没

想到还是如此震撼。

青海湖，藏语名为“措温布”，意

为“青色的海”，由祁连山脉的大通

山、日月山与青海南山之间的断层陷

落形成。科学家发现，青海湖最早形

成可以追溯到两万年以前，无论从面

积和水量上看，

青海湖都比大名

鼎鼎的五大淡水湖高出许多，尤其是

水量，五大淡水湖的水量之和还不及

青海湖。

青海湖的博大是惊人的。边塞

诗人王昌龄感叹“烽火城西百尺楼，

黄昏独坐海风秋”，湖就是海，湖面上

的风就是海风。史料记载，北魏时青

海湖的周长号称千里，至二○一五

年，青海湖湖水面积为四千四百三十

二点三二平方公里，是太湖的两倍。

二○一二年，青海湖被《中国国

家地理》杂志评为“中国最美的五大

湖泊”之首，评语认为，草原的优美、

海的浩瀚与湖的沉静交织在一起，成

就了青海湖的博大之美。

然而，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青

海湖的博大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科学家发现，一九○八年到一九八六

年，青海湖年平均水面下降十厘米。

水位下降、湖面缩小的原因一方面是

气候因素，另一方面是因为人类截留

入湖河流引水灌溉。因人类活动造成

的青海湖水量亏负达百分之二十五。

除了博大雄浑，青海湖还有许多

迷人之处，比如它的清澈，它的湛蓝。

在二郎剑码头，我久久注视着湖

水，靠岸边的地方，水下一颗颗鹅卵

石面上淡淡的藻类清晰可见，游来游

去的小鱼逍遥自在，甚至可以数清鱼

翅那柔软的细骨。

如果要说水的清澈程度，科学上

是用透明度来衡量的。在我国，透明

度最大的湖泊是西藏的纳木错，透明

度十六米，青藏高原的湖泊主要依靠

高山融雪补给，湖中悬浮颗粒物少、

水深度大，湖水透明度居全

国之冠。最近十年，青海湖

湖 水 透 明 度 在 八 米 至 十

米。长江中下游和北部黄

淮 海 平 原 上 的 湖 泊 ，河 湖

相 通 、泥 沙 输 入 、风 浪 扰

动，湖水透明度偏低，一般

都在零点五米以下。有些

浑 浊 的 浅 水 湖 ，透 明 度 不

足零点一米。

清澈透明的青海湖就

在我的眼前，琉璃万顷，晶莹剔透，一

尘不染，水天一色。

高原的蓝天是纯粹的，事实上，

高原湖泊的蓝有过之而无不及。青

海湖就是这样，我从没见过如此湛蓝

的湖色，纯纯的，厚厚的，柔柔的，让

人有一种被拥入怀中的感觉。小时

候，我不开心就投入祖母的怀抱，那

种亲切无比温暖。青海湖就如祖母，

是那样平静安详。

青海湖的美是原始的、质朴的，

不事雕琢的自然之美。有人说，青海

湖的美在于水，清澈、透明、蔚蓝、博

大，让人陶醉身心、净化心灵。

有人说，青海湖的美在于雪山、

草原、沙漠，它们以各自的姿态呵护

着青海湖，装扮着青海湖。

有人说，青海湖的美在于无数的

鸟类、湟鱼，还有牛羊，它们让平静的

青海湖变得动感，生机四溢。

有人说，青海湖的美在于它的历

史和故事，千万年生命的神秘历程，

见证了金戈铁马的战争、茶马互市的

喧嚣、汉藏民族的交往。

在我看来，青海湖的美是一个综

合体，各个部分，不同季节，相辅相

成，交相辉映。青海湖处处是风景，

时时有风景。它集雪山、草原、湖泊、

河流、湿地、沙漠等风光于一身，神奇

瑰丽，美妙绝伦。同时，独特的地理

位置和久远的历史年代让它插上文化

的翅膀，写满传奇的故事。比如，宋云

西竺取经、“诗圣”杜甫避乱、文成公主

吐蕃和亲、王洛宾情定大草原……每

一个都扣人心弦。

我伫立湖畔凝望，深感自然的伟

大和人类的渺小。在时间和空间面

前，人类和自然界很多事物根本不能

相提并论。从这个角度而言，“宠辱

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

天空云卷云舒”的哲学意味就很容易

理解了。确实，功名利禄、荣辱得失

算不了什么，人生何必在乎太多。然

而，万物都是有生命的，从起点到终

点，这就是生命的历程。尽管终点都

是消失于宇宙，但重要的不是结果，

是过程。生命的长短是相对的，不同

的过程会缔造出不一样的精彩。

行走在柏油路上，梅城路旁的椿树

在窸窸窣窣地窃窃私语。嫩黄的花朵

正在兴头，开得轰轰烈烈、成簇成片，那

颜色惹人遐想，像熟透的豌豆和混合着

芝麻的饼香，在晚风中飘荡……

夜晚被月光勾画得有些朦胧。行

走在游园的树林中，树荫片片，月光点

点，不由想起了故乡的秋。

故乡的秋是安静的画面。水车静

泊在岸畔，荷塘安静地映照着天空，荷

花凋谢了，莲叶仍然青碧，晚秋的青蛙

有些迟钝，没有了蛙鸣，听到脚步却是

“咚的”一声水响，涟漪一层层荡漾，仿

佛少女嫩绿的裙摆。我更喜欢夏天的

荷，一叶叶，一秆秆，一片片，它们相亲

相抚，沙沙作响，让人觉得夏日是绿的、

缠绵的。这满畈铺展的绿，颤动的随风

起舞的绿，偶尔一点红一点白点缀的

绿，延展向原野深处，扑啦啦一响，把飞

翔的秧鸡染得蓝盈盈、绿油油。

故乡的秋是浓郁的茶香。一畦畦

秋茶在天 光 下 荡 漾 。 阳 光 朗 照 着 它

们，浅浅的光晕里，那新嫩的叶儿颤颤

地抖动，动与静之间，是一种朦胧。金

色的翅膀倏忽飞起，一声轻响，哦，是

蜜蜂的影子。狗尾草已经很高了，茎

有些胖，记得春日它是微胖的，孕穗低

垂在风中。

故乡的秋飘散着粮食的芳香。金

色的沉甸甸的稻谷铺满土地，稻穗划过

秋空，一缕优美的弧线，仿如走过人生

的岁月。当我已不再年少的时候，我知

道，每一穗稻子都印着父辈的指纹，是

一个粗粝的箩还是簸箕？祖母的米粑

在昨日的梦中，嫩嫩的白，甜甜的香，上

面还有筷子点上去的印，水嫩的红印精

致灵巧。

曾经对于食物我是怎样的渴求，饥

肠辘辘，记录着那些艰苦的岁月。记得

一个周末的下午，我空着肚子，一路步

行着从十里外的高中学校赶回家。回

家是为了背米，一个星期一袋，五斤半，

没有半粒多余的，也少不得一两半两，

否则肚子扛不过去。

母亲不在家。我赶到刚刚分下来

的责任田里，只见母亲在给稻谷打药。

那是分田到户的第一年，母亲没有经

验，以为铆足劲多下肥就可以粮食丰

收，养活几个正在读书的儿女。稻谷进

入灌浆期，稻穗显出了金黄，它们一日

日弯下腰，好不叫人喜欢。那些日子母

亲总往稻田跑，年近八十的爷爷也欢喜

得不行，跌跌撞撞站在田埂上指指点

点。打深沟、排水、晒田，爷爷嘱咐着。

分田到户，家家户户都起早摸黑，生怕

自己的庄稼落于人后，那是很丢人的

事。爷爷年轻时是全村公认的庄稼把

式，现在年纪大了，只有站在田埂上指

挥的份儿。

谁知道，就在这节骨眼儿上，稻飞

虱蜂拥而来，它们成群成群地飞来，黑

压压一大片，防也防不住，一夜之间，稻

叶被吃得一片灰白。母亲为这个星期

的背米发起愁来，兄妹五人，就有三个

要背米上学，我们知道母亲的不易，好

在一切的艰难都已成为过去……

月光皎洁。此时黄梅调的哼唱在

园子深处高高低低、短短长长，二胡曲

欢快，一个孩子抱着书，匆匆走在林间

道上，仿佛幼年时我的身影。

鸟儿在游园林下轻眠，听到动静，

“噗”地飞起来，舞起一团黑影在树顶飞

旋。风过林梢，我听到了鸟的呢喃。暑

退九霄净，秋澄万景清。唐代刘禹锡在

这样的秋日胸怀万里，阳光满堂。他听

到了眠床上的鸟语吗？

今夜，一地流

淌的华光。

秋 到 青 海 湖
宾 阳


